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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强 

拜读了严家慧牧师与周美丽姐妹（严文）的研究文章后，笔者顿然对卫斯理约翰神学

思想的起源,特别是他的全然成圣观的源头和思想发展有更扎实的理解。笔者甚愿以下

的简单回应能激起更有效益的讨论和研究兴趣以富化卫斯理的神学来巩固动教会的信

仰基础。 

（一）笔者认为严文可取之处： 

1．研究与论证的成熟：我们不难从整篇文章中看到作者的研究方法与能力，无论是在

分析或论证上都极为细致有力，而且一步一步很有层次的藉着原始和其他相关资料的

佐证，铺展和呈现她的主要论点。 

2．清晰鲜明的主张：根据笔者的理解，严文非常严谨和坚决的捍卫一个主张，那就是

泰勒哲罗米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约翰卫斯理的全然成圣观。 

3。笔者也非常同意作者在引言结束部分和总结应用部分诚恳地对现时代的基督徒，特

别是卫理宗信徒灵性状况的精简分析。作者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卫理宗信徒的危机：

“然而，我们真的活不出全然成圣或圣洁的基督徒形态吗？又或者，今日的卫理信徒

早已在信仰上作出妥协，全然成圣与圣洁生活已不再是今日卫理宗的神学中心思

想。” 

根据笔者的观察，明显的，好些教会信徒，包括卫理宗信徒在内，已经在后现代消费

者心态的虚假属灵氛围里迷失了方向，以个人主观的感受取代了客观的真理，大家舍

近求远的“四处拜师”来满足个人主观的灵性需要，却撇弃了“基督徒的完全”或

“全然成圣”这个卫斯理约翰所遗留下来合乎圣经的教义—我们的属灵传统。 

金贺恩（K. C. Kinghorn）中肯的强调说，“内心和生命的圣洁是圣经多次出现的命令

又是应许。。。有些基督徒总是觉得人是不可能达到如此高超的属灵境界的。。。从

神学上来说，信徒一般相信他们是能够参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可是有些人却认

为他们是无法完全的领受（partake significantly）基督所提供的义的。简言之，有一些

跟随基督的人相信神把我们从罪的内疚（sin’s guilt）中释放出来，却不相信祂能把我

们从罪的捆绑 (sin’s grip) 中解脱开来。可是保罗曾如此写道，“这样，怎么说呢？我

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



着呢？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

永生。（罗 6：1，2，22）1 

（二）笔者给于严文的一些小建议： 

 严文的题目与主要内容和主张似乎呈现出些许的落差，文章给于笔者的

看见是其内容主要不是比较泰勒哲罗米与卫斯理约翰的思想，而是前者如何正

面影响了后者。 

 

 为了协助读者更能掌握严文的内容，笔者建议严文作者可以在引言部分

先给“全然成圣观 Entire Sanctification”或“基督徒的完全”这个在神学界里辩

论的沸沸扬扬的课题下一个清楚的定义. 

 

 严文没有清楚交待泰勒哲罗米和卫斯理约翰的处境，特别是后者的。两

者的背景和处境（17与 18世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人的处境往往会冲击和

塑造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虽然严文的重点是限制在论证泰勒哲罗米与对卫斯理约翰思想的影响，

不过，为了更能平衡的了解整个图画，有必要全面的交待其他正面或反面塑造

卫斯理约翰思想的人物或因素，例如当时代崛起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然

神论、英国工业大革命和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宗派等因素。 

 

 卫斯理约翰的惯常思考神学的方式：圣经、理性、传统、经历如何建立

他的全然成圣观呢？作为一个“属于一本书的人”圣经在卫斯理约翰“全然成

圣”这概念上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严文是否可以阐述这一重点呢？ 

 

实际上，根据卫斯理约翰自己的著作《基督徒的完全》里边所说的，也正如严

文所提到的，卫斯理约翰简略提到从 1725年到 1728年之间先后受到泰勒哲罗

米

2
，肯培斯 (Thomas a Kempis)3

和罗威廉 (William Law) 著作4
深入的影响。可

是卫斯理约翰也在紧接的下一段话里边表达了他打从 1729年起就对圣经和基督

作为 “基督徒的完全”的基础和准则的绝对认同5
。约翰卫斯理回顾说，“从一

七二九年起，我开始只阅读研究圣经这一本书，把它看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纯洁宗教的唯一典范。通过圣经，我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光照，认识到了具有

“基督的意念”和“基督之行”的绝对必要；这就意味着要具备祂的全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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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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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不仅仅是某些部分；在一切事上要有祂的“全行”，而不仅仅是在某些

方面。这便是我当时得到的亮光，那时我逐渐认为，宗教就是始终跟随基督，

内内内内心心心心与与与与外外外外表表表表都都都都完完完完全全全全与与与与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的的的的主主主主合合合合而而而而为为为为一一一一。我并不惧怕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

和其他人的经验，绝不让自己的言行与我们伟大的典范—基督—有丝毫的不

符。”

6 

 
明显的，正如严文所提到的，虽然泰勒哲罗米等人的确影响了卫斯理约翰，可

是，后者并没有照单全收的吸纳了前者的所有思想。

7 深信这是卫斯理约翰作为

一个“属于一本书的人”很值得效法的典型神学处理手法。 

 

愿卫斯理约翰的谨慎处理客观真理或教义的方法，那种既严谨又开放的态度，

带给当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迷惑的卫理宗信徒一些正面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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